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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一个重大的

历史背景，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

同价值是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而提

出来的，其目的是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社会心理基础。在此意义上，可以将全人类共

同价值看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

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离不开一个基础，即

中国价值。中国价值是当代中国居核心地位、

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包括“我国的发展观、文

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

球治理观”①等内容，具体而言，就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中国价值提

出来的，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价值理想，内蕴着丰

富而深刻的中国价值元素。因而，对于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础，而

中国价值则是基础的基础，是不可或缺的核心

元素。正如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

展也不能没有中国一样，中国价值和全人类共

同价值密不可分，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实践中的基本关系。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个关

系，不仅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性质和走向，

还关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败。总体而

言，中国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呈现出辩证统

一的图景：中国价值蕴含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又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

建设方向与规范引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包含着

中国价值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并以中国价

值为重要支撑和关键力量。两者相互依存、相

互制约、相互促进，在实践中实现共同建构。

一、中国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不同特点

关于中国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

在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直接或

间接地将两者等同起来，甚至认为全人类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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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中国价值的另一种表达；另一种观点是

把两者看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念，一个是“中

国的”，一个是“人类的”，“中国的”不等于“人类

的”，“人类的”也不是“中国的”，从而将两者割

裂开来、对立起来。显然，这两个观点都有失偏

颇。习近平在谈到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

时，强调两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国价

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也是如此。一个是

“国内的”，一个是“国际的”，但在全球化背景

下，国内和国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而，中国

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统

筹国内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关系。

必须看到，虽然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

产党人基于自身立场、观点、方法提出来的，但

不等于中国价值，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具体表现为四个不同：

一是主体不同。任何价值观都有自己的主

体，都是一定主体的价值观。价值观的主体是

多元的，既包括社会群体，如民族、国家、阶级、

政党等，也包括自然的个人。因而，价值观大体

可分为两种，即社会价值观和个体价值观，两者

既有差异，也具有统一性。社会价值观不是抽

象概念的集合，而是通过个人价值观体现出来

的，是个人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而个人价

值观则内蕴于社会价值观之中，离开社会价值

观，个人价值观也就失去了依托。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不同的主体，需要不同，自我意识不

同，价值观也就不同。中国价值当然是当代中

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它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

是全体中国人民都必须坚守的理想信念和价值

追求。因而，中国价值的主体是“多元一体”，既

是中华民族，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归根结底是担

当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国家、人民

和政党的高度统一。因此，从总体上讲，中国价

值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中，中国价值居于最深层、最核心的

位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根本的是要

有高度的中国价值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根本前提，就是要让中国价值成为每一个

中国人的自觉行动，形成积极践行中国价值的

时代风尚。因而，中国价值又是每一个中国人

的核心价值观。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

它不是中国价值，也不是马克思倡导的“真正的

共同体”的价值观，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观。如果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等同起

来，则抹杀了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

一，看不到中国价值的独特贡献；如果将全人类

共同价值看作是“真正的共同体”的价值观，则

否定了历史发展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看不

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一个历史行动，虽然它以对国家的超越为

基本方向，但它又以国家的存在为基本前提。

只要政治国家存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就有各

自不同的核心价值观，这是由各自不同的历史、

文化、利益和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所决定的。

但是，尽管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传

承、文化传统和利益诉求，但共同利益以及不同

文化之间的可通约性使价值共识成为可能乃至

历史必然，这也是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重要

前提。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每个民族、每

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而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利益问题上

的“交汇点”，在价值认知、价值目标、价值选择

等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是求同存异的结果。

二是形成的历史条件不同。价值观作为意

识的重要内容，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但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它根植于社会经济的

客观事实之中，是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及其条件

的观念表达，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

的价值观。新时代是中国价值出场的历史背

景，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是中国价值出场的基

本方式，而中国价值构成新时代的精神标识，构

成当代中国实践的强大动力和方向指引，具有

独特而显著的优势。具体而言，这种独特优势

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价值植根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价值根源于中国优秀

传统价值观，而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因而，中国价值之“根”深

深地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价值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营养，从而具有

面向未来生长的独特秉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蕴含着极为丰富而又极具生活气息和进步意义

的价值观念，为中国价值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

中国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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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根基和不竭动力。其二，中国价值生长于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革命、建

设和改革开放，为中国价值奠基、塑魂，赋予了

不断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坚实基础。在革命

文化中，孕育和生长着自由、民主、独立、爱国等

价值理想，展现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独

立、爱国的奋斗历程，中国价值的主要元素都经

历了血与火的淬炼，成为引领中国人民救亡图

存、自强自立的旗帜。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

赋予中国价值以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人类情

怀，具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精

神气质，追求人民幸福、人类进步和人的全面发

展成为中国价值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其三，

中国价值形成于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之中。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价值面临

并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解决这个课题，

需要确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

观，并以此为动力和方向引领，使全体人民同心

同德、团结奋斗。于是，中国价值便应运而生、

因时而兴，体现了实践的要求、人民的愿望、时

代的精神。同时，在这个伟大的实践中，中国价

值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与实践相伴而行，不

断创新发展，使中国价值传统进入到一个新阶

段、新境界。

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源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

史进程之中，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走

向。当然，这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

程。自从世界历史开启后，全人类共同价值便

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

一直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自觉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一

方面，人类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

期，经济全球化行至方向抉择的十字路口，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但挑战层出

不穷、风险不断积累，各种危机此起彼伏且呈现

日益加剧之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和

发展危机。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

去？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另一方面，正

在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跃升的中国，正以负

责任的大国姿态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以中国价

值奉献人类、凝聚人类价值共识，推动和引领人

类摆脱日益严重的生存发展困境，展现了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人类情怀和责任担当。全人

类共同价值与联合国的崇高目标高度契合，体

现了人类日渐自觉的“类意识”。尽管联合国的

崇高目标遭到了美国以“退群”、单极化、霸凌主

义等方式的打压与践踏，但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体现了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心路历

程，昭示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三是内容及其表达形式不同。这是由主体

的利益需要以及价值观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所

决定的。中国价值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而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世界人

民的共同利益和人类整体的根本利益，两者既

有交合，也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在一定程度

上，两者呈现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全人类

共同价值的共同性即是它的整体性。这个整体

性不是指人类的价值观是一个共同的整体，而

是指人类的共同利益及其体现——价值共识构

成了一个整体，它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

国家。既然是共同的，那就表明全人类共同价

值是中国价值和世界各国人民价值观的“交汇

点”或“最大公约数”。因而，中国价值不是脱离

或高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观，而是其中不

可分割的核心内容。这就意味着两者在内容和

形式上具有差异。在内容上，中国价值显然比

全人类共同价值更丰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

人类多样性价值观中的“公约数”，是最基本的

价值共识，从而构成人类在价值认知和价值选

择方面的底线。中国价值则涵盖了社会生活方

方面面的要求，具有广泛性、全面性和丰富性。

在形式上，中国价值分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

层面，是这三个层面的有机统一，展现出一种博

大精深的家国情怀。全人类共同价值也可以分

为国际关系、社会制度和理想目标三个层面，但

统一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

家国情怀、民族情怀的延展，也是对家国情怀、

民族情怀的超越，呈现出一种“天下一家”的天

下情怀或人类情怀。当然，家国情怀和天下情

怀、民族情怀和人类情怀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

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中国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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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心中得以实现整体性建构。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既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理

想，也构成中国价值的基本内容和现实要求，但

在具体内容和具体表达上却有明显不同。

四是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作为人类精神

的内核，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不仅

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历史进程，而且直接

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具

有鲜明而强烈的问题导向。价值观具有规范

性、引领性，从根本上规范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生

活，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突破口，打通通向理想目

标的道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所以具有不同

的核心价值观，不仅在于历史文化、价值传统不

同，更重要的是它们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不同。

中国价值的提出、形成与践行，是由需要引

起的，是实践的需要，它要解决的是当代中国面

临的现实问题。当代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很

多，但最大、最根本的现实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这一根本问题有两个基本维度，即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人民的美好生

活。这两个维度是统一的，但一个以国家利益

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以个人利益的形式呈现

出来，体现出一种立体的结构。这是一项前无

古人的伟大事业。尽管 40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

了巨大的生产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使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这一目标显得极为真切和现实，但实现这

一目标的过程注定不是一帆风顺、轻轻松松的，

因为面临的风险挑战层出不穷，甚至会遇到难

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因此，必须以中国价值凝

聚人心、凝聚中国力量、展现中国精神，以坚韧

不拔的意志和毅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闯过一

切惊涛骇浪、潜流暗礁。

之所以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重要命

题，根本原因在于当今人类面临威胁自身生存

和发展的诸多全球性问题，需要人类共同应

对。因而，全人类共同价值要解决的是人类面

临的日益严峻的共同问题或全球问题。全球问

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

面，且越来越具有整体性和公共性。公共性有

两个意思：其一，全球问题将所有的民族、国家

和地区都涵盖其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

外、独善其身，凭一己之力谋得自身的绝对安

全、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而必须是相互守

望、戮力同心、命运与共。其二，全球问题需要

各国共同治理，不能有袖手旁观者。全球治理

不能靠某一个国家或某些国家来进行，只有靠

所有国家的共治才可能取得成功。尽管经济全

球化造就了“地球村”，但“地球村”并不是一个

置身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全球性政府，而是由不

同民族、国家作为“村民”的共同体。因而，在

“地球村”中，民族、国家是当之无愧的主体：既

是利益主体，也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只要“地球

村”存在，这个主体就是永恒不变的。所谓“去

国家化”以及“全球主义”“世界主义”等，不过是

西方推行“普世价值”的惯用伎俩而已。而要实

现不同国家共同治理全球问题，价值共识便显

得至关重要。只有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

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才有可能。这便是全人

类共同价值提出的现实基础，也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二、中国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内在统一性

中国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有差别，也

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中国价值不能离开全人类共同价值，它以全人

类共同价值为建设方向和规范引导，同时又构

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

建设不能没有中国价值的参与，没有中国价值

参与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真正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两者互为前提、互为基础，相互包含、相互

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对两者的内

在统一性进行合理阐释，对于推动中国价值的

创新发展和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价值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和方

向，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向。非常确

定的是，中国价值是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

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集中体现了全人类共同

价值的核心价值。这样表述可能会引起人们的

误解：难道是先有全人类共同价值、后有中国价

值？当然不是的。这样表述主要基于两方面的

中国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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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一方面，表明中国价值从来没有偏离人类

文明发展大道。中国价值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

优秀代表，蕴含着趋向人类“普遍特性”的价值

取向。在世界的“四大文明”中，中华文明之所

以源远流长、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并成为唯一

流传至今且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就在于

它符合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规律，代表了人类

文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这是中国价值的根本

特质，也是中国价值的独特优势，它决定了中国

价值的基本走向。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自

信。这不是自封的，而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

的。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像中华文明这样穿云破

雾、历久弥新，展现出蓬勃生机。试想，如果这

样的文明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还有

什么样的文明具有这种资格呢？一个客观事实

是，只要一谈到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华文明是怎

么也绕不过去的。中国价值熔铸于革命文化之

中，而革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追求民族的独立、

自由与解放，推动人类整体进步。自由与平等

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人亦将

其作为自己理想追求的核心目标，始终将“人民

的平等与自由”看作是“人类共同的宝贝”②。因

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目标是“领导解放

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

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1029-1030。也就

是说，中国革命正是致力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实现。我们要有这个自信。试问，如果中国共

产党人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还有哪

一个政党具有这种资格呢？

另一方面，中国价值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是中国价值产生的深厚基础，而全

人类共同价值一直是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这

又表现为理论和实践两个基本维度。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价值形成的理论

基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

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32。其中，马

克思主义居于核心地位、起指导作用，并成为国

家根本制度的重要一维。由此不难看出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规定：在借鉴吸收近代以来

人类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美好价

值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将其作为

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进而使之成为劳动人民

获得自由与解放的条件与确证。因而，人的全

面发展构成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也构成

人类根本的共同价值理想。中国道路从来没有

偏离这个轴心，坚定不移地以此为根本目标，而

全人类共同价值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

的生命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在追求全

人类共同价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

得以不断开拓。

当代中国伟大实践是中国价值形成的实践

基础，实践性是中国价值的根本特点。中国价

值的实践性不仅表明它以实践为指向，也表明

它以实践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场伟大实践运动，中国

价值就是这个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观念表

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包含了社会发展的

目标设定和路径选择，也包含了实践过程中每

个公民应该遵循的价值准则，这些都是在实践

中生成和发展的，从而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和中国气派。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断推

进的产物。进入新时代后，根据社会发展和人

的发展需要，在目标设定中增加了“美丽”的实

践要求。从富强、民主、文明到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再到今天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实践每推进一步，社会价值目标就提高一

步。作为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在改革开放的

伟大实践中铸造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

值理想。从追求自由、平等到共同富裕，再到依

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地拓展中

国道路，不断地塑造中国价值。作为公民个人

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劳动

创造之于当代中国实践、当代中国实践之于人

的发展的基础性意义。这些基本的价值准则不

是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移植，而是与新时代相

适应、与当代中国实践相一致的，具有全新的时

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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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国价值从未偏离全人类共同

价值，并且在不断地趋向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总体

上，人类根本的、终极的共同价值规定了中国价

值的建设方式和发展方向。这是一个事实判

断。中国价值建设的目标是明确而坚定的，那

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伟

大理想。这个理想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大道之

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尽管有境界上的明显差

别，但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就是中国价值

发展的方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所偏离。不

管形势多么复杂、路途如何曲折而遥远，我们都

必须坚守这个理想，为理想而奋斗。而且，在全

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互联互通的网络世界中，

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

并进而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是必须以人类为基

本视域，以团结协作、命运与共的责任意识和担

当精神，在追求人类梦的过程中实现中国梦，以

实现中国梦的实际行动推动人类梦的早日实

现。因此，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目标，推动全人

类共同价值的形成，是中国价值创新实践的伟

大目标。这样，中国价值建设便有了最基本的

遵循。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价值失掉了“中

国特色”，相反，中国价值之所以是中国价值，根

本原因就在于其中国特色。否则，中国价值便

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中国价值为核心元素，

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尽管全人类共同

价值存在已久，但过往都是一种自发的存在，作

为一种自觉的价值观念，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创

造性地提出来的，因而它不可能与中国价值无

关。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根植于中国价值的

“沃土”之中，是中国价值的具体呈现和逻辑延

展。可能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全人类共

同价值不是中国价值，因而不存在这种可能。

的确，中国价值不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

同价值也不能取代中国价值，但一个客观事实

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

国价值提出来的。唯物史观认为，人们提出一

种观念或思想，都是以自己的基本立场为出发

点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便成为抽象的、玄奥

的概念堆积，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共产党人提

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虽然彰显出推动人类文明

发展、实现人类梦的高尚情怀和担当精神，但前

提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因而绝不可能离开自

己的基本立场。没有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奢

谈人类解放是天真而幼稚的。这里，为人类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无产阶

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离开

中国价值来谈全人类共同价值，既不可能把握

中国价值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也不可能理解全

人类共同价值的真正旨趣。

事实上，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以中国

价值为重要基础，中国价值构成全人类共同价

值的核心内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基于中国

价值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必然包含着中国

价值的基本精神，而中国价值则体现了全人类

共同价值的发展方向。因而，我们对全人类共

同价值的理解，是基于中国价值的理解，是基于

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立场的理解。或者

说，我们在阐释和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时，必须

坚持中国人的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具有普遍性和

永恒性的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如“以和为

贵”“和而不同”“睦邻友邦”“协同万邦”“天下为

公”“天下大同”等。这些价值观念，既具有鲜明

的民族特色，也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因而具有永

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而且，这些价值观念既固

元守本、本性不移，又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不

断创新发展，体现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毫

无疑问，这些价值理念及其长期实践，正是中国

共产党人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大底气。这

些价值理念的时代化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

要支撑，是奉献给整个人类的中国精神、中国智

慧和中国力量。

三、中国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共同建构

由上可见，中国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是

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两者有着根本

一致的价值旨趣，其根本价值目标都是实现社

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尽

中国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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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两者存在诸多不同，但内在的耦合性是明确

而深刻的，中国价值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规

范与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中国价值的滋

养与驱动。因而，中国价值建设必须以全人类

共同价值为方向，全人类共同价值建设也不能

没有中国价值的强力支撑和道路探索。因此，

两者的相互守望、相互支撑、共同建构便不再只

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这个问

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其重要原因在

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正在如火

如荼地展开，迫切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驱动

和引领。

首先，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并引领中国

价值建设。尽管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中国价值

为基础提出来的，但它不是中国价值的“国际

版”，中国价值也不是其唯一的思想资源，它是

全人类文明价值精神的结晶，代表了人类文明

发展的方向，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而在现

实性上，中国价值是当代中国人民思维方式、生

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价值规定，体现了当代中

国人民追求的价值理想。尽管两者具有高度的

一致性，但严格地讲，两者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内

容，形式上也有所不同，呈现出一种普遍性与特

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图景。这就意味着全

人类共同价值不能没有中国价值的支撑，但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人类文明

进步也是中国价值的必然选择。在经济全球化

时代，中国价值创新发展的“四个面向”，实质上

就是面向全人类共同价值，面向人类命运共同

体，并最终面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应该看到，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而

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因为人类面临的

重大现实问题是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

断变化的。就此而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

中国价值建设，其核心要义在于中国价值以全

人类共同价值为目标。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目标，实质上就是以

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是全人类的根本共同价值，而全人类共同价值

则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当代呈现或时代表达。如

果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意义上的全人

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就体现不了“人的

类存在”的“类本性”，就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

大道。不管西方思想家怎样抹黑这个终极价值

目标，在实际上，人类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这

个终极价值目标的坚实一步。因为它在根本上

体现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中国价值建设必须

高扬人的全面发展的伟大旗帜，并将其作为行

动的最高纲领。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在谈到实

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时，总是将其与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深刻展现了两者内在地

统一于中国价值的必然逻辑。在任何时候，中

国价值建设都不能偏离这个根本目标，否则，中

国价值就失去了本真意义和根本特质。

其次，以中国价值建设促进并引领全人类

共同价值建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其发展本身就具有极为重要的世界历史意

义，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只有做好

自己的事情，发展好自己，才能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因此，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根本。一个十分

浅显的道理是：如果不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那

怎么能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呢？而要做好

自己的事情，一心一意谋发展，就必须建设好自

己的核心价值观。否则，就没有凝聚力、向心力，

就不能形成像石榴籽一样的一个整体，道德沦

丧、价值失范、社会无序，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因此，必须紧紧抓住中国价值建设这个根本。

一方面，中国价值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

的，而是一个不断变革创新的过程。实践永无

止境，价值观变革创新也永无止境。当代中国

实践正步入佳境、前途广阔，而随着实践的不断

推进，新矛盾、新问题也会不断涌现。因而，中

国价值的创新发展就成为一个常在常新的时代

课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同一个

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奋斗目标，不同

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意味着要解决的重大现

实问题是不同的，这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核

心价值观。新时代是一个发展的时代，是一个

不断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中国价

值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变革创新。譬如，由于生

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和制约实现人民美好

生活的重要因素，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越来

越凸显。因而，在国家价值理想层面，在“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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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文明、和谐”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增加了“美丽”的新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国价值

的实践特性和创新品质。这就是中国价值的强

大生命力之所在。因此，要把握好新时代，就必

须根据新时代社会发展和矛盾变化的特点，不

断赋予中国价值以新的内涵与意义，使之与时

俱进，永葆青春活力。

另一方面，中国价值重在养成与践行。这

是中国价值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实践性是中国

价值的根本特性。只有在实践中，中国价值才

能展现出应有的魅力和光彩。中国价值建设不

在于构建一个“解释世界”系统的、完美的理论

体系，而在于“改变世界”，在于踏踏实实地实

践。中国价值建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价

值的实践过程。中国价值实践主要有养成和践

行两个环节构成。首先是养成。实际上，养成

也是一个实践过程，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形成中

国价值自信，从而内化于心，形成坚定的理想信

念。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绝非一日之

功、径情直遂，而是要遵循由易到难、由近及远、

由浅达深的认识规律，努力将其融入日常生活

之中，转化为一种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进而形

成一种自觉的理想信念。其次是践行。所谓践

行，就是将中国价值外化于行，落实到日常生活

的每一个环节或细节之中，变成人们自觉的思

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这才是中国价值

建设的真正目的。只有如此，中国价值才能做

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而成为凝聚全

人类共同价值的强大引擎。在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蔓延的复杂局势中，中国及时有效地控制疫

情，既是中国价值实践的结果，也是中国价值对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独特贡献。

最后，加强中国价值跨文化传播，为凝聚全

人类共同价值贡献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华

民族一直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力

量，因而也是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重要

力量。在联合国成立之时，在《联合国宪章》中

确立了一条根本原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

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虽然当时中国仍

处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但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

在内的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

字，表明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追求和平的心

志。1948年，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翻译

家张彭春，将儒家价值观的核心“仁”翻译成易

被西方人接受的“良心”，并推动将其写进《世界

人权宣言》第一条之中，是推动中国传统价值观

与西方价值观接轨的有益尝试。1953年，周恩

来总理在访问印度等国期间，首次提出了“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极大地推动了新型国际关系的

构建，为中国融入世界创造了历史性契机。今

天，和平共处已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共同价值

准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居于首位。这些都

是中国价值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典范。随着新时

代的莅临，为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中国共

产党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

方案”，不仅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道路选

择，也给中国价值的跨文化传播提出了新的更

高要求。

中国价值跨文化传播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家

形象的塑造。国家形象实际上是国家核心价值

观的形象，核心价值观构成国家形象最核心、最

有力的支撑。从塑造主体来看，国家形象的塑

造主要有“自塑”与“他塑”两个途径。“自塑”以

我为主，是国家形象塑造主体主动地、积极地、

全方位地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实践活动，从而

彰显其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引领

力。“他塑”则以他者为主体，是他国及其民众通

过对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或否定，而体现出来

的对一国整体形象的评价。在任何时候，“自

塑”都是主要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价值

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可能沦为一盘散沙，

自毁形象甚至没有形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

当今国际关系中，“他塑”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重

要因素，甚至有时起决定性作用。没有“他塑”，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树立不起来的。随着中

国价值“自塑”的不断加强和效果的不断优化，

“他塑”便显得越来越重要。这就需要加强中国

价值的跨文化传播，使中国价值为不同文化所

认知、理解和认同。

中国价值跨文化传播直接关系到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提高。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生

产力，新时代迎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政治稳

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正闯关夺隘、突破瓶颈，

国家硬实力显著增强，但文化软实力却是一个

中国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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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突出的短板。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有机统一

构成国家的综合实力，而文化构成了软实力的

核心，软实力实质上是文化软实力。没有文化

软实力，或文化软实力不强，硬实力再强大也是

不可持续的，甚至可能被妖魔化。因此，文化软

实力便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内

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开启，也

就意味着文化软实力建设新征程的开启。而加

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

中国价值的跨文化传播。

中国价值跨文化传播直接关系到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对于任何一个共同体而言，都不

能没有价值观基础，价值观是共同体的魂，凝神

聚力，一旦失去，则魂飞魄散，共同体也就自然

解体。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需要以价值观为强大支撑，在价值观上达

成共识，形成共同价值。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

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没有中国价值

这一核心元素。否则，就难以形成价值共识。

这样，就凸显出中国价值跨文化传播的基础性

和关键性意义。作为一种自觉的价值共识，凝

聚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需要推动的。没有有意

识、有目的的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就只能是一

种应然而难以达致实然。那么，靠谁来推动

呢？或者说靠什么样的价值观来推动呢？毋庸

置疑，中国价值必须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西

方的“普世价值”没有这个资格。“普世价值”不

是寻求不同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而是使西

方价值观一统天下，按其意图来创造一个世

界。中国价值主张“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承

认差异、尊重差异，寻求有差别的统一，既具有

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性，在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

的过程中，无疑具有独特而显著的优势。毫无

疑问，中国价值有资格、有能力承担起这个历史

重任。

注释

①参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

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 6月 2日。②参见《民主主

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新华日报》1943年 4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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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Values and the Common Value of All Mankind

Zhang Sanyuan

Abstract: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based on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As a conscious value, the common value of all mankind is based on the Chinese value, 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as become the basic relationship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Overall, there is a
picture of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the two. Although the two are different in subject, forming conditions, content and
expression, and 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 the unity of the two is obvious: Chinese value contains the basic spirit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common value of all mankind, and takes the common value as its construction direction and
norm; the common value of all mankind contains the basic spirit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Chinese value, and takes
Chinese value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and pivotal strength. The two depend on each other, restrict each other, and
promote each other, and achieve co-construction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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